
9月初，大型考古
纪录片《牛河梁》在央
视首播收官；9月底，
“玉韵红山 礼启文
明——红山文化 特
展”在西安半坡博物
馆开展。

红山文化，再一
次成为人们热议的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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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代表性文物红山文化代表性文物
CC 形碧玉龙形碧玉龙。。 （（资料图资料图））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出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出
土红山文化百年考古以来土红山文化百年考古以来
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玉猪龙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玉猪龙。。

圜底釜圜底釜。。
（（资料图资料图））

□李倩 肖璐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现、
发掘而得名，1954年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
命名，至今已历70余年。

70余年来，一代代考古人执手铲、踏荒原、探古
壤，持续解锁着红山文化的密码，追寻着信而有证的
中华历史和灿烂文化。

2025年底，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公
布 11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红山社会文明化进
程研究”入选，这是中国入选的两个项目之一。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的元宝山积
石冢遗址及彩陶坡遗址，作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
程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亮相该论坛。

70余年来，红山文化考古的一次次“上新”，确
定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源头性地
位，为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
的发展脉络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
支撑。

居与作

滔滔江河，泱泱中华。
溯源而上，是血脉的缘起，文明的肇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表明，西辽河流域与黄

河流域、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
大河汤汤，润泽苍生。五六千年前，西辽河畔，

红山先民正在努力探索、发现、生长。
他们择水土而居、顺天时劳作；他们建造温暖

家园，用美来装饰自己的生活；他们学着认知自然，
也思考死去的世界；他们感恩自然赐予的一切，祈求
福祚绵长庇佑后代。

他们留下众多遗址，深埋土层，等待后人们以
各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与他们“见面”。

2022年7月，彩陶坡遗址逐步揭开面纱。
彩陶坡遗址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安庆镇白庙子

村合勿苏自然村，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期的中小型聚
落。2022—2023年开展考古发掘，共揭露房址22
座，灰坑22座，灶址5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
等共计200余件。这些数字背后，是红山先民日复
一日的起居、炊煮、劳作。

F2、F15以及龙形蚌饰是最大收获。
F2房址建筑面积超100平方米，分南、北两室，

是彩陶坡遗址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房址。在北室西墙
以东1.9米处有规律排列的碳化横木遗存。F15是
一处中型房址，保存有抹泥墙体、居住面以及超大型
瓢形灶。

彩陶坡遗址至少存在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
等4种不同规模的房址。考古人员推测，只有中型
房址才是红山文化先民日常生活的普通房址。

出土的石耜、磨盘、磨棒等石器，是农业的痕迹。
正是有了近万年的禾盛黍丰，才有了中华民族

的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炊烟袅袅，人丁兴旺。红山人用磨盘磨着粟

黍，也磨着岁月。热腾腾的小米饭，养活了一代又一
代。一间屋住不下，就添一间；一个灶不够用了，就
添一个。

分家，就要分家当。考古人员曾经在魏家窝铺
遗址两个相邻房址中分别发掘出半块磨盘，原本整
块的磨盘被分割归属于不同的房子，可以猜测这两
个房子都是一家的，或者这房子主人之间是有关系
的，或许是兄弟分家之类。

魏家窝铺遗址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文
钟镇。2009年至2012年的4年间，魏家
窝铺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达15320平
方米（勘探面积约93000平方米），
共确认房址114处、灰坑219处、壕
沟3条及灶址15座等。

壕沟之内，是红山人的日子。
走进这片距今约6000年的古

文明现场，但见聚落规划有序：房址
成排分布，局部聚集成块；屋与屋挨
得近，却又为每户人家留足了户外
活动空间。房屋多呈圆角长方形，
为半地穴式建筑。屋中央，灶坑与
烟火道相连，炊煮、取暖及照明，一
膛火便都顾全了。有意思的是，房
址门的朝向不同，有研究者推测可
能是当时居住的人根据不同的季
节、风向来选择住哪座房子。

可以想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的正是“天地
和顺相生，人际和谐相处”的日子。

如果说魏家窝铺遗址是红山人的“日常”，那么
脑特盖遗址就是红山人的“中心”。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考古人，那就是始

终没能发现能与牛河梁遗址规模相匹配的超大规模
中心性聚落。脑特盖遗址的发现，恰恰为解决这一
难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脑特盖遗址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南侧紧邻西拉
木伦河主河道，距今5500至5000年，总面积约300
万平方米。遗址地表20余处“灰圈”至今可辨，每一处
灰圈，便是一座房址，房址成排分布。北部一方一圆两
处石砌祭坛，形制与牛河梁、东山嘴的祭祀遗存高度相
近。居住区与祭祀区规划井然，共处一地。

红山人的聚落，从“过日子”长成了“古国”。

坛庙冢

高山，台地，祭坛。
点点星光与熊熊篝火相映。王巫手捧一件玉

龙，口中念念有词，缓缓走向祭坛中央，红山族人怀
着敬畏和希冀，叩拜天地。

这些仪式，发生在哪里？
从赤峰市向东驱车2个多小时，就到了敖汉旗

下洼镇八旗村。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就坐落在村北
1.5公里处的缓坡上。

此处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举目四眺，只见三面
环山、一面向水，且背山面水。秋风拂过，静寂无声。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属墓葬与祭祀功能相融的
复合型遗址，是内蒙古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遗址。2024年5月—9月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抢救性发
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揭露遗迹近30处，出土
各类遗物近300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形制——南方北圆、南坛
北冢。

北侧圆形建筑直径23.5米，外冢界墙在北部圆
冢近半处向南延伸围绕呈方形；南部方形建筑长约
45米。内冢界墙呈圆形围绕中部冢体一周，可见一
至七层台阶状墙体层层内收，似金字塔状。台阶状
墙体上、冢墙墙根下皆摆放无底筒形器。

无底筒形器有祭祀功能，是考古工作者识别红
山文化墓葬的一个重要标志物。

有学者推测筒形器集天、地、人于一身，它敞口
向天，无底向地，作为灵物的石块放置于筒形器内，
表明当时人们已把天地人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了。

“禘天于圆丘，禘地于方丘，禘祖于宗庙。”
牛河梁遗址范围达到了50平方公里，坛、庙、冢

齐全。这个形制是国家祭祀的特征。这种三层起
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左右布局的建筑理念，连同
北庙南坛、敬天法祖的传统，均与北京天坛、太庙和
明十三陵相类似。

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积石冢总体布局平面呈
圆形，由三个长条状多棱形石柱组成的同心圆圈构
成，外圈最低、内圈最高，三层递收迭起。

著名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注意到这三环石
头坛的天文学意义，认为石坛的拱形外观可以视作
天穹的象征，而三个同心圆正可以理解为分至日的
太阳运行轨迹。它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
盖天宇宙论图解”，是一幅与当地真实天象“完全相
符”的“实用盖图”。

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智慧的中华先民们
安静凝望那日升月落、风雨雷电的万象，冥思苦索那
山川相缪、草木枯荣的变化，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
发现朴素的自然规律，并记录下对自然的认知，以及
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观自然变化，与自然相和。

郭大顺先生最是难忘发掘女神庙时与“女神”
相见的情景。

郭大顺认为，女神像是高度写实的，应该
是被神化的祖先偶像。苏秉琦曾高度评价说：

“女神像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
造的神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

‘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
祖’。”

在敖汉史前文化博物馆，珍藏着一尊
“中华祖神”。它上身挺直，盘腿坐姿，右
手搭握于左手腕部，体态端正，神态肃穆，
头戴冠帽，双眼圆睁，嘴巴圆张，仿佛正在
发号施令又或者在吟诵着什么。

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王巫的形象。它
开创了中华民族祭祖敬祖的先河，证实了
红山文化敬天法祖理念的客观性。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动而万物
生。”“遗德休烈，泽被千秋。”

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感恩于大
自然赐予的一切，也感念于祖先开辟的这片家园。
因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叩拜天地，怀远尊先。

“礼，就是来源于祭祀。”
田广林先生在参加2022年度红山文化高峰论

坛时说：“距今5000年前，较早地在红山系列文化社
会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敬天崇祖为基本内涵特征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敬天崇祖为基本内涵特征

的礼制传统，成为后世中国南北各族居民共同的精
神产物和历史文化根源。这种文化上同根同源的内
在亲缘关系，决定了古代中国在数千年间错综复杂
的发展过程中，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分裂和割据的
严峻考验，从而成功地维系了中华5000年礼制传
统文明。”

玉龙凤

如果用一个符号来代表中华民族，那么一定
是：龙！

如果用一种物质来代表中华文化，那便是玉。
红山文化重器、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C形碧

玉龙，早已蜚声国内外。
而2024年元宝山积石冢的发掘，又让一件玉

猪龙走进人们的视野——长15.8厘米、宽9.5厘米、
厚3厘米，是红山文化百年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的
玉猪龙。

考古人员曾向媒体描述过它出土时的场景。
站在遗址北部圆冢区域一处带有台阶状的墓道边
上，考古人员用手指向下面一个竖穴土坑石棺墓。
土坑很深，墓穴四周散落着大小不一的青色石块。

“最大的玉猪龙就是在这个墓穴发现的。”
“龙”，中国人最亲切的身份认同，在辽西地区具

有连贯的发展脉络。由红山文化时期往前追溯，赵
宝沟文化时期的尊形器上有刻画的、颇有宏大气魄
的“猪首灵”形象，兴隆洼文化时期有躯体用石块和
陶片摆放的猪首龙。

有学者认为从这对猪首龙开始，就人为地规范
了“龙”的构形理念，龙头和龙身都已经不再是单个
动物，而是作为一个被抽象概括出来的艺术图案在
人的观念中固定下来，并传承后世。

翁牛特旗博物馆墙上有一块“中华龙形的发展
演变展板”，只见，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一脉相承，
龙均被描绘为几种动物复合而成的神兽，这样的形
态也与中华多民族大融合交相呼应。

翁牛特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黄玉龙，与碧玉龙
同出一门，它通体黄绿色，像极了春天草木萌发时的
生机勃勃；体态“极具流线造型，有势压雷霆之状”。
邓聪先生认为黄玉龙特别是龙头部的制作意境高
远，给人天马行空、才气横溢的感觉。

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神鸟类玉器占了很大比
例。牛河梁遗址还发现了龙凤玉佩。两个高度神化
的动物在一个长仅10厘米，宽不到8厘米的板状玉
器上表现出来。龙凤都突出头部，简化身尾。而它
们蜷曲的身尾特别短，对靠在一起。可见红山文化
时期的艺术思维、艺术手法的超前程度，而龙凤呈祥
的文化理念也绵延至今。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发掘出土了环、璧、鸮、蚕等
百余件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
型，且集中发现于墓葬区与冢墙处。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红山玉文化中“唯玉为葬”
的思想，对后世“尚玉”的思想观念有着决定性的影
响，也开辟了玉器礼的先河。

红山先民，那些自然宇宙的仰观俯察者，选择
了“得天地之精”的玉石，精心雕琢打磨，同时将审美
价值、思维观念等注入玉器之中，并赋予了玉器规
范、礼制等浓厚的人文思想观念，奠定了中国玉文化
接续发展的牢固根基。

叶舒宪在《红山文化玉器的神话信仰研究概
要》一文中提到，“将红山文化玉器当作先于汉字而
出现的宝贵的精神文化符号象征体系，是当代人努
力依据考古发现新材料重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关键
资料。”

汇与融

在翁牛特旗博物馆，一件黑彩红陶罐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泥质红陶为胎，器表黑彩为饰。红色热
烈奔放，黑色沉静肃穆。黑色粗壮的弧线重重叠叠
从红色陶器口沿下平行垂下，潇洒飘荡。

红山文化的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现的。
考古学家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是吸纳了

黄河流域彩陶因素，但又保持了自身的特点，说明红
山文化是以继承本地文化为主，同时吸收周邻先进
文化而发展起来的。

更为经典的是在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黑彩红
陶筒形罐，红色陶体之上，绘制的黑色纹饰，有来自
中亚一带的菱形方格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玫瑰
花纹和红山文化本土的龙鳞纹。这是5000年前亚
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这
里交流汇聚的典型例证。

纹饰的汇聚已见交流之势，器物的流通则是更
实在的证据。

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的圜底釜，明显带有后岗一
期文化特征，简直就像后岗人抱着他们的家伙什来
到红山地区一样。

在河南庙底沟遗址曾出土一片钩旋纹彩陶，纹
样风格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有可能是直接由
红山文化传入的原创彩陶。

在尧都平阳（即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斝、鬲、彩绘
龙纹盘，以及彩绘、朱绘黑皮陶器都包含了红山文化
因素。

交流的不只是陶器。
元宝山积石冢玉冠饰的发现在意料之外。这

是红山文化第一件玉冠饰。从穿孔位置来说，玉冠
饰应是缝缀在帽子上面。外形比较相似的玉冠饰，
凌家滩遗址也曾有出土。再一次印证了史前时期的
中华大地，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

曾有学者推断，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
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
最先进的文化精粹都是交流的内容。

苏秉琦曾以车轴比喻中华文明之“中”。中国
的“中”，不是一根蜡烛往四周放光芒，而是像车轴，
各种文化往中间聚，汇聚才体现“中”。

郭大顺先生曾指着红山文化南下和仰韶文化
北上的交汇示意图说：“红山文化在强势时向无阻隔
的东北邻区推进少，而以越燕山南下为重点，这是红
山先人的历史使命感所为。”

不仅仅是红山先民，所有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
参与着此后作为整体的华夏文明的构建。

满天星斗竞相闪耀的大地，区域间日趋深化的
交流与互动为一体化的将来积蓄着力量。

“各地区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
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苏秉琦提出
的‘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
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李新伟在《考古学证实五千年文明史》中说。

续与传

文明的续脉从来不是封存在土层里的静物。
它是活的，在一代代考古人的手铲下苏醒，在一次次
面向公众的讲述里延伸。

红山文化不是封闭在辽西地区里的孤岛，而是
一条不断向外舒展的文明根系。这条根系在燕山南
北延伸的脉络，如今在宣化博物馆的展厅里变得清
晰可触。

筹备整整三个月的郑家沟红山文化专题展国
庆开展，全部展品都来自郑家沟遗址1号积石冢。
站在展柜前试讲的小志愿者陈汇远微微前倾身体，
清脆的声音落在观众耳边：“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
是不是觉得这个玉猪龙更像熊或者猪？”

这处2025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
把红山文化的存续下限推至距今4800年，也让它的
分布范围从20万平方公里拓展到30余万平方公里。

在红山文化命名地赤峰市，红山文化正以各种
方式走进普通人的日常。

10月27日，赤峰博物院的展厅里，松山区第二
幼儿园的小观众们围在展柜前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
玉猪龙。之后又在体验教室里捏起彩泥，模仿史前
工匠的手法尝试线切割制玉，一双双沾着彩泥的小
手，把“玉龙故里”四个字轻轻揉进了童年的记忆
里。10月29日，红山区第十三小学的课堂上，红山
文化博物馆骆玉梅馆长带着仿真玉器教具走上讲
台，动画里的远古先民、掌心里温润的玉器，把五千
年前的琢玉故事讲得鲜活可感。孩子们高高举起的
小手，稳稳接住了从远古递来的文明火种。

红山文化不仅走出博物馆，更是融进了城市
的日常肌理：赤峰街头的城市标识里，C形碧玉龙
的灵动剪影随处可见；绿茵场上的赤峰队队徽，把
红山龙纹和足球精神揉在一起，每一次出场都带着
玉龙故里的底气。

红山文化的文化符号，还跨出了地域边界：华
夏银行的标识以红山玉龙为核心原型，中国探月工
程的标识里，也藏着和红山玉龙遥相呼应的婉转曲
线。五千年前的古老图腾，如今既是抬头可见的生
活印记，也顺着文脉延伸，成了连接日常、赛场与浩
瀚星空的文化纽带。

这些从日常到星空的符号应用背后，是持续
不断地考古发现、保护研究与传播推广。红山文化
考古不断“上新”；红山文化遗址申遗的步伐扎实有
力；印发实施《红山文化遗址系统性保护工作方
案》；组建红山文化研究中心；红山文化博物馆里，
每天有人走进“多元一体”展区；红山文化旅游节已
经持续举办十九届，“玉龙故里”“龙乡赤峰”等文旅
品牌深入人心……

这些努力，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红山文化所承
载的“共识”，这份从文明源头走出来的认同，成为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力量，汇聚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浩
荡气势，托举起民族复兴的壮阔明天！

元宝山积石冢遗址元宝山积石冢遗址。。


